
    2023    第14卷第1期    数学文化 3

en of Mathematics 数学人物M

我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安纳托利 •米哈伊洛维奇 •斯迪平（Anatolii 

Mikhailovich Stepin）教授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与世长辞，享年 80 周岁。他

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土地、 家人、终身从事的动力系统研究领域、同事和他时

时牵挂的学生。当我的师兄雷日科夫（Valerii Ryzhikov）告诉我这一噩耗时，

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身体一直很强壮，在他去

世前的一个月我们还在通信，想不到竟这么快突然离世。两年后的今天，当我

写下下面的文字时，眼泪还时常在眼眶打转，他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在

莫斯科度过的四年时光也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初到莫斯科

1986年 10月 12日是我今生永远难忘的日子，在经历了漫长出国手续的

办理与简短的培训后，我乘坐中国民航飞机从北京抵达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紧张和期盼伴随着整个航程。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我

将为莫斯科的严冬准备的大衣和皮帽等穿戴在身，热得满头大汗。

1985年，在经历了漫长的中苏关系紧张后，中苏两国恢复了联系与交流，

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青春岁月
——献给我的导师斯迪平教授

叶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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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同行的便是经过各学校推荐后挑选的去苏联留学的 10名同学（分别来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和其他短期访问的学者。这 10

名同学在国内刚刚获得硕士学位或硕士在读，是首批（恢复关系后）选派到苏

联攻读科学候补博士（PhD）学位的学生，学制为四年，其中第一年是学习俄语。

在此之前，学习俄语专业的大学生以及短期访问的俄语学者已经先期到达。

10 月的莫斯科已经是寒气逼人，我们到达的当日是那年的第三场大雪。

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委派先期到达的同学到机场来接我们，安排住宿和办理相

关手续。我住进了莫斯科大学主楼 B区 1547房间，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的留

学时光。

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位于列宁山上（当时的名称，现称为麻雀山），从我的

房间可以俯瞰蜿蜒而过的莫斯科河和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主场馆。主

楼有一万多个房间，分成若干个区域，里面有食堂、商店、邮局、游泳池、电

影院、图书馆、研究生宿舍等设施，其中 A区有学校领导办公室、多个院系

的办公室和教室。1547里面有两个独立的房间，供两位入住者使用，并有共

用的卫生间和淋浴间。房间虽然不大，但这样的住宿条件我已十分的满意，因

为那时中国国内的研究生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的室友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的数学系研究生，为人友善，对我俄语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他所做的美食“手

抓饭”至今让我难忘。

 

      我的导师

第一次见到斯迪平教授是在我到达后不久。那时他 46岁，风华正茂，意

气风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留着俄罗斯男人特有的络

莫斯科国立大学主楼，中间为 A区，左边是 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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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胡子。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已经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为科大）数学

系用四年时间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又

在张景中、杨路与熊金城老师的指导下用

两年多的时间于 1985 年底完成了硕士阶

段的学习，并留在科大数学系工作，担任

讲师。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与

国外的交流很少，文献资料匮乏，国外学

者发表的论文几年后才能看到影印件。受

学术交流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对所学的

动力系统专业的了解还十分浅显，对于国

际上的研究动态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填表

选择留学导师时我十分茫然，系里的领导

便让我去咨询苏淳老师的意见。苏淳老师

的专业是概率理论，精通俄语，对于前苏联的数学家有较多的了解，他建议我

选择雅科夫 •西奈（Yakov Sinai）为导师。因此，当我见到斯迪平教授并得知

他为我的导师时，我便有少许的失落。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事实上斯迪平教授

的导师是费利克斯 •贝雷辛（Felix Berezin）与西奈教授。具体是什么原因系

里指定斯迪平为我的导师，就不得而知了。

莫斯科国立大学创办于 1755年 1月 25日，设立了若干个系，当时数学和

力学共同办学称为力学数学系。系下面分为若干教研室，相当于现在国内学院

下面的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大学的设置学习了前苏联的模式，当时科大

数学系也是在系下面设置了若干教研室。斯迪平教授工作的地点为力学数学系

的函数论和泛函分析教研室，因此我便成了此教研室的研究生。函数论和泛函

分析教研室的前身是 1933年创立的分析和函数理论教研室，由卢津（Nikolai 

Luzin）的学生拉夫连季耶夫（Mikhail Lavrentiev，曾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任主任。在经历了若干分解与合并之后，1943年成立了函数论和泛函分析教

研室，名称沿用至今。现在的主任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卡申（Boris Kashin）。

动力系统与遍历理论的研究在前苏联有悠久的传统，当时世界上相关

专业一流的学者有许多在前苏联工作：柯尔莫哥洛夫、罗克林（Vladimir 

Rokhlin）、西奈、阿诺索夫 （Dmitri Anosov）、阿诺德、欧瑟勒兹（Valery 

Oseledets）、斯迪平、卡托克（Anatole Katok）、佩辛（Yakov Pesin）等等，

可谓是群星璀璨。1986年，前苏联正在经历改革开放的阵痛，长期的计划经

济和大国军事竞争使其经济濒临崩溃，大学教授的工资微薄。因此，有些人选

择离开祖国到国外发展，例如那时卡托克就已经离开莫斯科到美国发展了。之

后，佩辛、阿诺德、西奈等也相继离开或两边兼职，柯尔莫哥洛夫于 1987年

去世。阿诺索夫和斯迪平则一直留在莫斯科，并在力学数学系创立了新的教研

室——动力系统，支撑着俄罗斯动力系统的发展。令人倍感遗憾的是，随着他

们的相继离世和西奈等人年事已高，前苏联动力系统曾经的辉煌如今已暗淡了

 斯迪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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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俄罗斯的数学在另外

几个方向上仍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人才辈出。

柯尔莫哥洛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西奈是柯尔莫哥洛夫的弟子，在我留学前期柯尔莫

哥洛夫年岁已高，西奈自然成为前苏联动力系统的

领军人物。我曾经参加过几次他的讨论班，每次教

室都爆满。现在想想，如果我成为他的研究生，很

大概率他没有太多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业。命运造化

让我成为斯迪平教授的学生，是我的幸运，他对于

我学业上的关心，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顺

利地完成了学业，并渐渐成长为一名数学工作者。

      学习俄语

我是于 1979年进入科大数学系学习的，为恢复

高考后的第三届学生。当年，因为考生的英文基础差，

教育部规定英文考试成绩的 10%计入高考总分。高

中时，我就读的乡镇中学英文教师缺乏，加上自己

不重视，英语对我高考成绩的贡献少于 2分，因此进

入科大后被编入慢班就不足为奇了。好在我在大学

期间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当时流行的《英

语 900句》时常在手，也常听国外的一些广播，大学

毕业时我英文的听力和写作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可以用英语进行一些日常交流。

那时，科大对于二外的要求不高，我自己随意听了几节俄语和德语的课程，只

会几个你好之类的单词。

可以想象，当时的我面对俄语环境是多么的无助。好在教育部与莫斯科大

学事先已进行了沟通，安排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学习俄语。莫斯科大学对于我们

这些没有俄语基础的学生有一套成熟的教学方式，采用的是小班教学，与我同

班的有三位同学，一位是同样来自科大的耿纯同学和两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同

学。

学习俄语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按照安排，我们每周 6天，每天早上 9点至

下午 5点上课，中午有简短的休息，由两位 40多岁的女老师轮流授课。两位

语言老师中一位是主讲老师，她是典型的俄罗斯中年女性，人很和善，但要求

很严；另一位老师曾在法国等地教授过俄语，衣着打扮和行为方式有十分明显

的西方特点。她们对我们的俄语是零基础反而十分满意，“认真”地说一年后

你们会讲一口莫斯科口音的纯正俄语。

我们在国内学习外语时，一般是先学语法，然后再学句子和文章。我学习

俄语的过程正好相反，前三个月老师只教句子和短文（我们四人都有英文基础，

不懂的地方用英文解释），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重复与使用。例如，

我与斯迪平教授 2016年 12月的合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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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明知道图书馆的位置，还是有机会就问“Где библиотека?”（图书馆在

哪里？）。

三个月之后，我们已经可以与人用俄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这时老师才开始

教我们语法。正是这样以交际为目的的教学方法使我们很快就能开口说俄语，

我也敢第一次自己单独乘地铁去市中心的红场游玩了。与此同时，老师也会安

排我们到莫斯科的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名胜古迹去参观。有时也会安排我们

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去旅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到过托尔斯泰的故居参观

学习。通过以上方式的学习，我们的俄语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讨论班

半年之后，随着我们俄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俄语教学的时间减少为每日半

天。本以为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不曾想更大的折磨还在后面等待着我。

许多学习数学的同行都知道，俄罗斯数学讨论班是“恐怖”的代名词，时

间长，提问尖锐无情。斯迪平教授每周主持两次讨论班，周一下午他与阿诺索

夫教授共同主持，周三下午则是由他单独主持。这两个讨论班侧重有所不同，

前一个主要邀请国内外的专家介绍最新的研究动态，后一个则是围绕研究生和

一些高年级本科生展开。

阿诺索夫教授在莫斯科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工作，是动力系统的权威专

家，动力系统中的 Anosov系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时他已经是前苏联

科学院通讯院士（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有院士和通讯院士两类），对我国已故学

者廖山涛院士的工作十分看重。有次我回国探亲，他让我找一下廖山涛院士用

中文写的文章（具体是哪几篇文章我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发表在《北

京大学学报》上的）。北京大学的张芷芬先生（莫斯科大学早期的留学生，现

在已是 90多岁高龄）带我拜访了廖先生，得到了论文的抽印本。我至今也没

4.

讨论班，第一排从左起分别为格里戈丘克（Rostislav Grigorchuk）、斯迪平、阿诺索夫


